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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以笔耕为乐，作
品散见于省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
委会委员，出版有散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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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与与古古贝贝美美酒酒的的情情谊谊

□陈莹

路遇一位老同学，聊了
一会儿，没想到他多年来一
直在关注我。他问我，都这把
年纪了，还经常写呀写的，不
累吗？

我跟老同学打哈哈，跟“广
场舞大妈”比，咱还小呢！人家
起早贪黑地蹦来蹦去，不累
吗？那些痴迷于冬泳、爬山的
伙计，不累吗？成天在公园里
嗷嗷吊嗓子的“票友”，不累
吗？因为喜欢，想干的事情就
变成了享受。爱好文学，总比
爱好赌博强吧？

在下情趣不广，读书与写
作乃最大爱好。读书多为消遣，
漫无目的，不含功利，一册在
手，如沐温泉，欣然沉浸其中，
通体舒坦。写作只因个人嗜好，
并无政治经济压力，偶有所感
所悟，必当信手录之，随心所
欲，散淡闲适。耕耘不拘深浅，
收获不计损益，每有拙作发表，
胜似意外拾金。就像歌里唱的，
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
薄的希望。

若论起自己对于文学的喜
好，似应追溯到童年。在文化
几成荒漠的年代，对于能搜
集到的书籍，有着近乎贪婪
的渴求与迷恋。整个小学阶
段，我几乎背得出语文课本
里的所有篇什。缘于潜移默
化，仿佛水到渠成，工作以
后，读书与写作便成了主要
的业余爱好。散文、诗歌、小
说、杂文、寓言、民间故事，各

种体裁都尝试着写。三十多
年的日积月累，发表过的文
章已经不计其数。对编发过
本人拙作的编辑和报刊，心
中常怀感念。

当然，也有志趣低迷的时
候。临近中年，曾感韶华已过，
写作的激情一度消沉。以前用
于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大都消
耗于迎来送往、觥筹交错之
间。时光无效流失，体重有效
增加。习惯了闲适的生活，人
就变得懒散了。鲁迅先生说得
对，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
活所累了。

由于放纵了自我，就忽
略了真实的生活；因为消磨
了激情，就放弃了对生活的
讴歌。诸多日日夜夜，被轻而
易举地挥霍一空。生活波澜
不惊，视野逐渐空濛，日子近
乎无聊。

然而在不少场合，朋友们
还会戏称鄙人为“才子”；初次
见面的伙计，也常给戴高帽子：

“哟，作家，久闻大名呀！”更令
我汗颜的，是有的朋友能够背
诵我多年前写下的片段，堪成
忠实的“荧光粉”。退休教师
张诗俭，与我素不相识，竟将

我多年来在报刊上发表过的
文章，剪贴成厚厚一本《陈莹先
生作品集》，托人转交给我。我
专程登门拜望，才得知这位老
人身有残疾，行动不便，令人唏
嘘感动，钦敬不已。现在老人已
经过世，留下的温情足以抚慰
我平生。

大家的激励，重新燃起我
对文学的热情。既然被称为“作
家”，就应该尽作家的本分。储
藏室里，有一大抱存放经年的
报刊，纸张多已泛黄。这都是自
己发表过的文字，不管它们多
么粗浅拙劣，毕竟曾用滚烫的

心血写就。我像一个自给自足
又随遇而安的农人，站在自家
的粮囤前盘点一番，感觉家底
虽然不算厚实，但勉强能够维
持生计，于是，我重新焕发斗
志，再次勤勉起来。将散落的
庄稼捆成个儿，将归仓的颗粒
聚成堆儿，出了两本散文集，
又与人合著了几本书。这些，
既是对自己业余笔耕的一个小
结，也算对亲朋好友一个看得
见的答谢。

“我的自选集不是选出了
多少篇，而是从我的作品里剔
除了一些篇。这不像农民田间
选种，倒有点像老太太择菜。
老太太择菜是很宽容的，往
往把择掉的黄叶、枯梗拿起
来再看看，觉得凑合着还能
吃，于是又搁回到好菜的一
堆里。常言说，拣到篮里的都
是菜，我的自选集就有一点
是这样。”汪曾祺先生这番
话，幽默风趣而又朴实真切。
我的文章成集，正是用了“老
太太择菜”的办法。近些年我
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字，多
半囊括其中。尽管零七碎八，
杂乱少序，但却是有感而发，
蕴含真情，故而敝帚自珍，大都

“拣到篮里”。
人生不易，平安是福。鄙人

素无大志，不求闻达，难以割
舍的兴趣唯有文学，多年来
不离不弃。似我等凡夫俗子，
有点儿修身养性的小情趣，
过着平淡安逸的小日子，应
该算是不错的生活了。时人
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
年。在下的文字，若能引发读
者诸君一丝会心的微笑，吾
心足矣。

□莫语

什么是情深？是感情彼此
到了一定程度，表现出的依依
不舍的情谊 ;情深可能是人与
人之间的，也可能是人与物之
间的。无论哪一种，都是一份情
谊，一份缘分，通过感悟得到一
份生活的美。

某日，恰逢二月二，朋友小
聚，庆祝龙抬头。饭店不大，可
口的菜不少。无酒不成席，借着
佳肴，朋友问起喝什么酒时，有
位年长的朋友干脆地说：“有古
贝春吗？”其时，我没有表态，但
朋友一言既出，我却对其没有
反感，毕竟大家之间都很熟悉，
对酒的品质也很熟悉，认同感
博得存在感，存在感获得幸福
感。于是席间，二月二龙抬头，

成为席上主题，古贝春酒成为
龙抬头的润滑剂。开始一杯，聊
聊几口，就感觉到了酒的醇香
和惬意，慢慢的、绵绵的、柔柔
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酒多了，
话也多了，喝到兴起，一位朋友
拿出手机，读了一则微信：亲，
暂时放下，手里的手机；走到窗
前，抬头望望蓝天！看到什么不
重要，重要的是你完成了一个
壮举——— 龙抬头！读完这首小
诗，朋友端起斟满古贝春的酒
杯，一饮而尽，并示意这就是龙
抬头。借着美酒，实现了龙抬
头；借着美酒，完美了朋友间的
情谊。

某月，闲来无事，朋友们相
约外出到武城县，品略“千年大
运河，万家古贝春”的风范。步

入企业的厂区，处处感受古贝
春的温馨。在广场，领袖毛主席
的伟人像，高高矗立，神一般威
武；身后的《红军不怕远征难》
诗歌，红字中透着喜气，飘逸中
渗透着酒后书法的俊美。在古
贝春文化馆，古贝春酒的历史
渊源，酒文化的“行酒令”，“武
城历史上有个‘古贝州’”等
内容，栩栩如生，跃入眼中；
在古贝春酒文化馆，同去的文
人们，在旁观、赞叹、置身其
中、挥毫泼墨后，淋漓尽致，
尽显快意；在席间，借着古贝
美酒，大谈生活的情趣、工作
的乐趣、国家的志趣。那可是
内招酒啊，没有度数、没有数
量、没有日期，仅凭酒友、酒
仙、酒神对酒的感觉，来揣摩

“低度典范，高度舒适”的内涵。

一次相聚，增加一次感情的年
轮；一次品尝，增添一次芳香的
醇正；一次出行，增色古贝春的
陈年记忆。

某年，为了工作，赶赴基层
指导工作。那时还没有八项规
定，中午是可以就餐、饮酒的。
上午把所有工作安排妥当，中
午便有了小酌一番的机会。食
堂的菜，是农家的菜，虽不是
山珍海味，但忙碌了一上午的
工作后，还真有点爱不释筷的
感觉，席间喝的酒，我是第一
次见，细长的黄色包装盒子，
打开后是一个优美的玻璃瓶，
修长的瓶身，瓶肩高高耸起，
瓶间略略收起，瓶脚则同瓶肩
相对，稳稳站立；整个酒瓶，
宛如穿了身连衣裙没有系腰
带，但利利索索，让人充满遐

想的少女，这款初见的美酒便
是古贝春。席间的马老风趣地
说：“这就是上午说的‘宫腰’。”
细细端详，果真如此，就像宫中
美女的腰，收缩有度，美感有
加；再品酒质，绵柔爽口，落落
大方，爱不释口。从此我们每次
相逢首倡“宫腰”，因为初恋的
感觉很好，一直把纯真带到了
很远很久的地方。

相逢相识这么多年，真的
对古贝春有了一见如故、一往
情深的温情。正如书法家舒同
为古贝春酒写的《古贝春赞》诗
说：“嘉樽古宴诗兰陵，晶盅今
席话武城；醇香甘冽神州誉，古
贝之春运水中。”再次当座上
客，端起美酒古贝春，细细品
味，其可谓：武城佳酿，运河溢
香，美酒古贝，情深谊长。

灵岩心语

副刊专栏“灵岩心语”刊登长清本地知名作家、散文家的写景、记人、忆事、抒怀，推出一些名家专栏，尤其欢迎那些些关乎长清美丽
山水、人文情怀、乡土气息浓厚的用心之作，歌咏长清山水之美，走笔长清街头坊间。同时，为了鼓励新人，副刊还将将择优刊登长清本
地高中初中小学生的优秀习作，欢迎投稿。

本栏目由长清区自来水服务中心水长清牌矿泉水赞助，感谢该单位对长清乡土文化传播的鼎力支持。
投稿邮箱qlwbjrcq@163 .com。

儿时读过的书籍。(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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